 麦西莱甫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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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西莱甫对绿洲聚落的维吾尔民众及所有其他的维吾尔人而言，是祖祖辈辈相传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是维吾尔人生活方式、生命情感的重要构成部分，既是维吾尔人历史文化的积蓄体，也是维吾尔人绿洲文化的浓缩。

麦西莱甫文化传统是有历史连续性的。当社会发生变革、变化，从而影响麦西莱甫文化时，相应地麦西莱甫文化会发生变异：当来自社会的变革与变化有益于麦西莱甫传统时，麦西莱甫文化会锦上添花，更加繁荣；反之，当某些来自社会的变革与变化无益于麦西莱甫传统，甚至压抑麦西莱甫文化时，麦西莱甫传统会演绎出各种不同的形态，隐性地继续存活在维吾尔民众的生活中，就像坎儿井的暗渠，置身于大地的怀抱之中，里面生活之流汹涌澎湃地滋养着民众的心田。无论何时，麦西莱甫传统在维吾尔民众的生活中均是十分重要的。

一 麦西莱甫实地考察

2004年3月至4月、6月至10月期间，我先后两次在新疆进行了实地考察。第一次田野作业在全疆范围内选点，其结果是拟定了两个田野作业点，为期四个月的第二次田野作业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进行的。这里属于刀郎文化区。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和喀什地区的麦盖提与巴楚县接壤地带，作为刀郎文化区在维吾尔文化圈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在全疆各地区的麦西莱甫中以刀郎麦西莱甫较完整地保存了其古老成份与地域特色。因此，这个田野作业点应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靶区。
（一）阿瓦提县麦西莱甫现状

历史上，麦西莱甫一直伴随着阿瓦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出于种种原因，20世纪后期，麦西莱甫传统中断了若干年，从人们的生活中悄然逝去。2002年麦西莱甫文化传承出现转机，被重新激活的这一文化传统又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完成这一转变的主导因素是政府系统强有力的支撑。近年来，县领导班子为保存，发展麦西莱甫文化采取的举措主要有:

(1) 组织各乡镇在县文化广场轮流承办麦西莱甫15场次，共有122名民间艺人与其他表演者共计770人参与了这些活动；
(2) 于2003年推出以刀郎麦西莱甫为基础的“刀郎木卡姆健身操”，2004年创编的“多浪木卡姆健美操”自当年6月起在县文化广场表演八场，以推广、普及；
(3) 将县里有名望的民间艺人组织起来，定期演出，在生活上给予一定的照顾。虽然那只是不定期的、很低的经济补贴，但是民间艺人们切实地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关怀与支持。在为这些措施感到欢欣之余，也引发对两个问题的思索：第一，保护麦西莱甫能否仅仅靠政府的行政干预？保护主体还应有谁？第二，保护麦西莱甫艺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这就是下面我要涉及的两个方面。
（二）古老的热瓦甫停了又响——其后两代人艰难的选择

拜什艾日克乡的麦西莱甫在阿瓦提县独具一格，其中沉淀了较为古老的历史文化因子。该乡麦西莱甫艺人的牵头人——纳买提老人被乡亲们称为纳买提·热瓦甫，他是祖传三代的刀郎热瓦甫琴师，但传到第四代却面临着断代的现实：老人的长子现年34岁的热买提汗不愿继承父业，却成为盖房子的泥巴匠。尽管伤心，但是老人理解儿子的选择。他自己就曾为生计将热瓦甫闲挂在墙上，一挂就是十多年。这几年麦西莱甫又兴起，他才又重操旧业。阿瓦提县民间艺人大多数都从父辈那里学艺，习艺，出师，继承父业，而现在面临着承上却不能传下，因而断代的危机。而面对生存与继承父业的两难抉择，下一代的选择亦很现实:吃饭第一，其次才是麦西莱甫，并不以此作为谋生的职业。麦西莱甫艺人能后继有人吗？因此对上述第一个问题思考的思路是: 保护麦西莱甫艺人的当务之急是让他们的艺术后继有人！将这种传承纳入现代教育的框架之内。
（三）麦西莱甫与社区

自上而下的由政府组织的麦西莱甫与民间自发的、传统的麦西莱甫形似而神不似。一般来说组织的麦西莱甫大都是临时搭的艺人班子与上场表演的演员们将传统节目大体上串演下来，而围观的观众只观看演出，艺人、上场的表演者与围观的人们是三个块拼成的拼盘而不具有整体性；此类麦西莱甫的特点是舞台化、程式化，失去了民间麦西莱甫所特有的活力、生命力与神韵。民间麦西莱甫是个具有广泛性与共享性的整体。无论是艺人还是麦西莱甫公众，每人都是其中自娱自乐的一份子，都将自己的所爱、所能在这个文化场中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与大家共享。维吾尔人生存历史的集体记忆存活在这种流动的、动态的、群体的文化空间之中从而富于生命力。因此我们看到只有民众参与的麦西莱甫活动才是具有文化灵魂的、散发着绿洲泥土芬芳的麦西莱甫。而将麦西莱甫从民众中，从它存活的绿洲社区，村庄里割裂出来保护是违反生活法则的。要尊重麦西莱甫的内在生命与生活基础。离开了以绿洲社区为基础的麦西莱甫公众的支撑，离开了绿洲社区及村庄生机勃勃的生活之流的滋润，麦西莱甫这一活的文化传统会失去生命力与灵魂。因此对第二个问题的思索是：保护主体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政府系统，还应当将社区与民众纳入保护机制的框架，只有以绿洲社区的麦西莱甫公众的积极参与为基础的保护才是有效的、长期的保护。
阿瓦提县这几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麦西莱甫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现行政府框架内一届县领导班子的卓识与政绩促成的人治保护。这种保护同法治保护即在法律的框架内建立保护机制是有区别的，而仅仅靠政府参与和有关立法还远远不够。以社区为单位的民众的积极参与的模式亦应与法治一道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框架之中。
（四）麦西莱甫与文化产业

2003年，阿瓦提县推出了“阿瓦提县刀郎木卡姆健美操”。这套健美操取材于阿瓦提县刀郎麦西莱甫舞蹈，是以刀郎木卡姆音乐韵律为基础编排的。据有关方面介绍，这套健美操具有以下特点：（1）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浓缩了阿瓦提县刀郎麦西莱甫舞蹈的要素，展现了阿瓦提维吾尔人的风情。（2）整套操完整地保留了刀郎木卡姆的音乐韵律，把刀郎麦西莱甫舞蹈与健身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民众健身的兴趣，达到了增强体质、健身壮体的目的。（3）整套操共分13节，从准备活动到整体活动，全套操的动作由易到难，运动负荷由小到大，动作优美易学，舒畅大方，使人体各个部位都得到充分活动，具有健身、祛病、延年益寿的效果。
    阿瓦提县通过举办培训班培训教练，举办健美操比赛等方式，已在全县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乡镇及128所中小学全面推广、普及这套健美操。笔者在考察期间，每天都看到人们兴致勃勃地做这套健美操的情景。他们之中有老有少，有维族、汉族、回族等，大家踊跃参加的盛况表明这套健美操在当地很受欢迎。

这套健美操参加了2003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社区文艺会演”活动，并获银奖。“阿瓦提县刀郎木卡姆健美操”于2002年在自治区版权局注册了版权，在县领导班子的支持下，与沿海地区合作制作VCD光盘，走向了市场。此举标志着阿瓦提县的刀郎麦西莱甫开始进入文化市场，开始进入文化产业的范畴。

二 文化变迁中的麦西莱甫

作为维吾尔传统文化遗传的麦西莱甫传统也同样处于不断地发展、演化、变异之中。其自身也具备两重性：一方面，麦西莱甫文化传统在维吾尔人的生活史中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传承下去，成为历代维吾尔人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民俗；另一方面，这一文化遗传又随着社会生活，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的演变与变化，在不断地演奏着文化变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变奏曲。这也是麦西莱甫传统的生命力所在，它不仅仅属于一个时代，它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迄今为止，这一文化传统历经沧桑，伴随着维吾尔民众从遥远的过去走到现在。如今，走到21世纪的麦西莱甫传统自身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与变异呢? 麦西莱甫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变化与变异其本身就是需要从多方面、多视角关注、探索的现实课题之一，以下从几个不同的层面略做探讨:

（一）乡土社会里的麦西莱甫

    维吾尔乡土社会指以传统的绿洲农耕生活方式为基本内容的绿洲聚落。其区别于趋于城市化的乡镇、已经城市化的城镇或都市等这类近代或现代化的产物。
在全疆范围内，典型意义上的乡土社会正在迅速消失，其根基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作用下开始松动。但是，目前种种变化还未影响到其文化构成，维吾尔乡土社会的主流文化还是建立在绿洲农耕生产与生活方式上的、传统的绿洲民俗文化。民众对此的文化认同还是趋同的、传统式的，这是麦西莱甫文化传统在维吾尔乡土社会依附的社会环境与背景。
麦西莱甫文化传统在维吾尔乡土社会依旧是个“活”的文化传统，活跃在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依然是绿洲维吾尔乡土社会里最重要的文化构成。社会虽然还是个“活”的文化传统，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与区域，麦西莱甫文化的全民性、草根性、生活性、艺术性、文学性与综合性等最基本的特性尚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
据笔者的观察与分析，近年来，在全疆范围内，有两个地方的乡村麦西莱甫文化最活跃、最丰满、最地道，也最完好。这两个区域是南疆塔里木河绿洲群地带的刀郎地区和东疆的哈密地区。在这两个地方的维吾尔绿洲聚落里，麦西莱甫文化传统保持得很完整，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的乡村式麦西莱甫文化。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而其它地区的维吾尔乡土社会内的麦西莱甫文化的活力、完整性和原生态性与前二者相比之下，相差悬殊。
（二）都市空间里的麦西莱甫

    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许多祖居乡村的维吾尔人走出绿洲聚落，走进了现代文明一统天下的都市空间中，伴随着他们而来的不仅有对新生活的憧憬，也带来了各自家乡的麦西莱甫文化传统。
都市空间里的麦西莱甫在形式、内容、功能等很多方面与其母胚——绿洲聚落里的麦西莱甫文化是不同的。在都市这个新的文化空间里，麦西莱甫文化在形式、内容、功能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满足城市生活的需求，跟上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
以轮流麦西莱甫（kataqai）为例， 在盛行于维吾尔乡土社会内的各种麦西莱甫活动中，轮流麦西莱甫只是五花八门的各种麦西莱甫中的一类，既不是最隆重的、最热闹的麦西莱甫聚会，也不是最基本的形式。但是此类麦西莱甫在都市的生活空间里，在都市维吾尔人的生活中却演变成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普遍的麦西莱甫聚会。此类麦西莱甫发生了大大小小许多的变化。比如，举办麦西莱甫聚会的场所有所变化，有些仍旧在家里举行，更多的则改在外面有名气的餐馆里，或者在娱乐场所里举办；举办轮流麦西莱甫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俱乐部式的社交轮流麦西莱甫，有专业交流的轮流麦西莱甫，有同行、同事聚会的轮流麦西莱甫，有年轻人轮流麦西莱甫、中年人轮流麦西莱甫、老年人轮流麦西莱甫、男性轮流、女性轮流、同乡轮流麦西莱甫等五花八门的轮流麦西莱甫；不仅举办场所发生了上述变化， 轮流麦西莱甫的参加者亦在变化之列：在维吾尔乡土社会内，轮流麦西莱甫有时在村庄之间、村镇之间轮流举办，而在都市的生活空间里，此类麦西莱甫如今演变成单位与单位之间，不同系统、不同行业之间交流、联谊、联欢的公关模式，这种趋势还在发展。
从对轮流麦西莱甫在都市的生活空间里发生变异的事例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在传统麦西莱甫文化诸多功能里，社交功能在都市条件下变得愈来愈重要，这一事例亦显示出麦西莱甫文化传统在都市的生活空间里变化，重新组合， 重新构建的历史进程。
上述只是简单的分析。麦西莱甫文化传统在都市的生活空间里，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而对此的关注与研究工作也有待于展开与深入。
（三）媒体中的麦西莱甫

媒体在当今社会中既是一个对社会各界都具有影响力的，同时本身又是个影响社会舆论的多面平台。20世纪末，在新疆，作为文化资源的麦西莱甫文化传统也进入了媒体的视野。
2002年6月新疆电视台维语新闻综合频道文艺部开办了《麦西莱甫栏目》。该栏目着眼于全疆的麦西莱甫文化传统， 栏目荟萃了自治区16个地州、市、县的麦西莱甫文化活动中的歌舞、音乐艺术、说唱艺术、诗歌朗诵、民间口头创作、民间游戏、民间体育等多种艺术形式与内容， 该栏目也为全疆遍布各地的民间艺人家、麦西莱甫艺人和热爱麦西莱甫文化传统的民众提供了展示麦西莱甫才艺， 展示自己生活的平台。此外，该栏目亦与区内30多个地方企事业单位和院校联合举办了若干期麦西莱甫文化节目。截止到2006年3月为止，该栏目已播出了46期。
据新疆电视台统计，《麦西莱甫栏目》的收视率在新疆电视台所有的64个自办栏目中一直位于榜首。据不完全统计，全疆范围内，每周六锁定频道收看《麦西莱甫栏目》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民族的电视观众。除此以外，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部分居民也热衷于收看这个栏目。《麦西莱甫栏目》在海外华人、侨胞以及各国留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影响与收视率。
可以看出，作为传统文化的麦西莱甫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信息发达的高科技时代，以媒体为载体，找到了新的文化生长点。当代以媒体为载体的麦西莱甫不仅继续具有其传统的娱乐、教育、传播知识等功能，如今又增加了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等新的功能。麦西莱甫这棵扎根民族文化沃土、根深叶茂的千年老树又萌发新芽，生长新枝，呈现出旺盛的生机。
综上，麦西莱甫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变化与变异正在进行中，对此相应的研究，即对文化变迁中的麦西莱甫的研究也刚刚展开，以上探讨仅仅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其还有待继续深入。
三 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麦西莱甫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民间麦西莱甫与木卡姆麦西莱甫的关系是母本与子本、上层精英文化与基层老百姓大众文化、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民间麦西莱甫是维吾尔木卡姆本身得以保存、演唱的最基本载体。没有遍及各个绿洲的民间麦西莱甫这个文化空间的支撑，也就不会有传承至今的维吾尔木卡姆。

在地方类型的木卡姆中，麦西莱甫依然是主体部分，因而沉淀了大量的原生态片断。而被文人们规范过的而登入大雅之堂的《十二木卡姆》中，麦西莱甫已远离民间，脱离了生活之流的滋养，失去其纯、其朴、其博大，被赋予文人色彩，脱体成精英文化——木卡姆的点缀部分。各地木卡姆中的麦西莱甫部分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不同：在刀郎木卡姆中，除了散版序唱的“木凯迪满” 部分之外，其它“且克脱曼”、“赛乃姆”、“赛勒凯”、“色利尔玛”这四部分都是麦西莱甫部分。而哈密木卡姆也沿袭着同样的模式：以木卡姆散版序唱开始，后缀以十至二十一首当地民歌与歌舞曲组成的麦西莱甫部分。这一现象显示出木卡姆中麦西莱甫部分演变的历史轨迹：越往上走，往宫廷走，麦西莱甫部分就越小，而越往下走， 往民间走，麦西莱甫部分就越大。

在文化多样化、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发展态势中，21世纪初中国民间艺术以强劲的势头走出乡间村镇，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汇入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之流，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在这场空前的民间艺术百花争艳的展现、展演全景图中，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活动规模、影响范围、知名度、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投入和运作程度都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由区域性向全国性、国际性的转变的使麦西莱甫文化传统的木卡姆艺术随之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急需解决，其中之一便是木卡姆表演模式的问题。
木卡姆传统的表演模式是在维吾尔绿洲文化的这一特定的文化空间里，表演的民间艺人与受众在同质文化语境上沿用约定俗成的互动模式相互作用。其背景与底色是民俗文化传统所造就的、维吾尔人所特有民俗习惯与艺术思维定势。在以维吾尔民俗心理机制为深层意蕴的木卡姆传统的表演模式中，既自娱又娱他的互动式，即民间艺人的表演与受众的相互作用都被深层民俗心理机制所影响与支配。民间艺人的程式化表演和即兴表演交叉，穿插在一起，受众时而静默， 时而欢腾，载歌载舞的精神体验和情感释放又呈现周期性，而所有这些独特的、地域式、民族式表演模式，都以共同的民俗意识、民俗意愿、民俗趣味和信仰心理为基础。而当面临新情景时，这种传统的表演模式开始发生变化。 变化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在绿洲文化的文化场中受众构成的变化。笔者在实地考察中注意到:当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程度不同地波及新疆城乡各地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介入了传统木卡姆表演活动，使其表演模式也发生了相适应的变化。大量游客因娱乐的需要成为木卡姆表演活动的新观众。游客——这个新加入的受众体在成份上呈现出文化、民族、生活地域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当带有异文化成份的受众加入木卡姆传统的受众体时，木卡姆传统表演活动的套路就发生变化了，为了强化对游客的娱乐性，歌、舞、曲的传统比重有所改变，其中舞蹈的成份趋向增大，演唱、演奏曲目由经典套曲的完整呈展转向片断式、小曲式、散曲式演唱、演奏，视游客的接受能力，兴奋点等因素现场即兴表演。这类变异是发生在技术层面的变化，是带有异文化成份的游客进入了木卡姆传统表演活动的文化场，其场景——绿洲文化的各个要素一如既往，因此。这类变化与下述所要涉及的第二种变化相比对传统木卡姆表演活动的影响并不大。
第二类是在绿洲文化之外的文化场中受众构成的变化。这种文化场一般地指全国性的、国际性的多元文化交流场景，在这类场景中，木卡姆表演活动所面对的受众不是以单一的，同质的维吾尔文化为主体的受众体，而是以文化多样性为主体特征的多元文化受众体。在这一受众体中，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与职业的人们对维吾尔麦西莱甫文化传统，对维吾尔木卡姆的接触、认识、了解、欣赏程度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
一般地说，国际上对观众进行三种划分：第一种是参加艺术活动的人；第二种是具有参加艺术活动倾向的人；第三种是没有参加艺术活动倾向的人。三种观众具有明显的区别，而在通常条件下， 观众的行为模式由背景、感性、实践和经验这四个阶段组成
，这样我们看到，在全国性的，国际性的多元文化交流场景中， 木卡姆表演活动所面对的受众是个对中国维吾尔木卡姆认知有限，需要多方面、多层次培养的受众体。这也意味着木卡姆传统表演模式必然面对新问题，必将经历变化与重构阶段。这点在2006年英国伦敦“和平”国际音乐艺术节上表现的很突出。

（二）国际艺术节的启迪与探索

2006年6月30日至7月10日，笔者以学者身份与新疆麦盖提刀郎民间艺术团一行九人赴英国伦敦代表中国参加了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音乐艺术节。该艺术节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是国际文化艺术的盛会。除了我国之外，还有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摩洛哥、波斯尼亚、土耳其等国家及英国本土的民间艺术家组团参加。
在这次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音乐艺术节刚开场，中国维吾尔木卡姆传统表演模式就面临着新场景与新难题。难题是如何有效地与音乐艺术节观众，与英国公众交流，在向这一受众体表演中国新疆麦盖提刀郎木卡姆代表作的同时，也展现出中国文化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传达出我国的文化信息。
头几场，当艺术团沿用了传统路子表演木卡姆时，在开场的时段里，由民族服装和民间艺人表演所造成的视觉冲击与轰动给在场的人们带来新鲜感、新奇感与兴奋感，这是常见的效应，在预料之中。但是在预料之外的是，演出开场十几分钟后，场内的兴奋感迅速降低，人们的注意力开始分散、转移，人们开始关注其它，部分观众开始离场，在场的大部分人开始做其它事，以等待下一个代表团演出的到来。此景立刻对台上正在演出的民间艺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一向自信的刀郎艺人开始发慌，演出过程中出现了业内人能明察的小失误，此时此刻台上台下表演艺人与观众刚刚形成的互动链条已断落， 表演与受众的互动趋向降温。
问题出在哪里? 当木卡姆的传统表演面对传统受众时，表演模式是只演不述，无论是表演艺人，还是受众，双方都处于一个文化体中，熟知表演内容， 当木卡姆的传统表演面对混合受众时，也还在绿洲文化的场域之中，即便发生若非变化，传统路子依然如故。面对新的受众成份，在述的方面，基本上采用开场前报幕时解说的传统做法，以助于异质文化观众的理解与欣赏。而当木卡姆的表演在多元文化的异域，面对新受众时，只演不述，或者报幕式的解说，会使观众感到茫然，不解其间的艺术内涵，或会使观众跟不上演出内容，从而使演出效果大打折扣。这不仅仅是我们碰到的问题，这是民族艺术、民间艺术在走向国际文化平台时所面对的，因语言、文化、地域等因素带来的，具有共性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我们早先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其它民族艺术与民间艺术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有许多成功经验与做法值得我们注意并借鉴。
笔者从现场观察与交流中了解到，大部分代表团的演出都加强了讲述的成份，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息，用国际流行的交流形式，有效地传达给英国公众。
在总结前几天演出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艺术团也走出了木卡姆传统的表演模式， 摸索出一种新的演出模式，采用了讲述与表演穿插的表演方式。改变后的表演效果十分显著，表演与授众的互动流动起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艺术效果与社会效应。这种新的演出模式不仅在音乐节上取得成功，在其它国际文化场合也很成功。
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办的音乐沙龙上，二百多位来宾分别来自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界，除此之外还有我使馆部分资深外交官与国内若干媒体驻外记者在场。这次演出采用了学者现场讲解与艺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本土学者一边用英语介绍丝路文化、木卡姆与艺人的传承谱系等节目内容，艺人们一边载歌载舞地表演。这场演出空前地成功。学者讲解与艺人表演珠联璧合倾倒了在场的各界精英。表演结束后，来宾纷纷向领队和献艺的民间艺人们表示祝贺，并希望中国国内的民间文化团体今后能多走出来，多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此次出访交流活动的探索表明，着眼于麦西莱甫及木卡姆的长期发展，这种表演形式值得总结与完善。
小结

民族民间艺术走向世界，汇入国际文化交流，进入国际文化市场是时代的必然，是文化资本不可缺少的生存发展方式。而在这一进程中，包括维吾尔麦西莱甫及木卡姆在内的特定的民族艺术与民间艺术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将经历变化、变革与变异的阶段，才能复苏、新生，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版图上拥有自己的板块。因此，在理论、实践两个层面上对麦西莱甫文化传统木卡姆艺术表演模式的探索应当引起各界的关注。
(作者简介：艾娣雅·买买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博士后。


� 《国际文化发展报告》，第276-277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





PAGE  
11

